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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金融市场受到外部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这种不确定性包括宏观经济基本面的波动，

包括政策不确定性，还包括市场参与者的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还包括难以用概率分布表

述的奈特式不确定性。关于经济不确定性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的研究很多，特别是在

Bloom(2009)的开创性工作之后，现在已有大量研究从理论和实证上证实了经济不确定性会

影响经济个体的最优决策和资产价格。 

不确定性从多种渠道影响经济活动与金融市场。Merton(1973)跨期资本定价模型

(ICAPM)指出，投资者有动机对冲在消费和投资机会集合中的未来的随机冲击。该理论表明

了与消费和投资机会的变化相关的状态变量会显著影响市场中的资产价格。宏观基本面信

息是现有研究中被广泛接受的与资产价格息息相关的状态变量。已有的研究 (比如 Liu 和 

Zhang, 2008; Ludvigson 和 Ng， 2009; Chen, 2010) 在 ICAPM 模型的框架下，从理论和

实证上证明了经济不确定性是与消费和投资机会相关的一个重要的状态变量。根据 Merton 

(1973) 和 Campbell (1993)，当经济不确定性增加，为了对冲未来可能发生的经济下滑，

投资者会进行储蓄并降低其消费与投资需求，且人们更加愿意持有与经济不确定性正相关

的资产。Bali 等(2017)的文章表明，经济不确定性是股票市场中的一个重要的定价因子。

不确定性同样会影响企业行为，Gulen 和 Ion(2015)的文章指出，由于投资的不可逆性和投

资者的审慎特点，在政策不确定性增加的时候，企业倾向于减少或推迟投资。通过影响公

司的基本面价值，进而影响其股票价格。 

已有丰富的研究探究经济不确定性在中国市场中的作用。在企业层面上，王义中和宋

敏(2014)指出，在中国市场上，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会影响公司投资行为，且通过外部需求、

流动性资金需求和长期资金需求三个渠道起作用。具体而言，高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会减弱

三个渠道对公司投资的正向促进作用，且外部需求和流动性需求渠道最为显著，在经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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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期，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低现金股利公司中这三个渠道的效果最为明显。在个人层

面上，沈坤荣和谢勇(2012)指出，不确定性与居民储蓄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全文内容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介绍现有研究中主要使用的几

类经济不确定性指数；第三部分总结经济不确定性对于企业的财务决策的影响；第四部分

介绍经济不确定性对于金融资产收益率与波动率的影响；第五部分总结经济不确定性对金

融市场的溢出效应和联动性的影响。第六部分为国内学者关于不确定性的研究。最后一部

分为结论和未来研究方向。 

 

二、 经济不确定性指数的构造方法 

由于不确定性无法直接观察，现有的研究中使用了不同的不确定性指数对其进行度量。

基本的一类计算方法是用宏观变量的波动率作为不确定性的代理变量。Schwert(1989)的文

章中使用包含时间固定效应的自回归模型对不同的宏观变量进行建模，并提取出残差项。

将残差项的平方作为该变量的不确定性的度量。一般是使用工业生产指数的增长率的波动

率作为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度量。 

Baker 等(2016)提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是基于文本分析的方法。作者计算了一

段时间内在美国十大主流媒体的杂志中提及的与经济政策相关的词汇的频率，并基于该频

率计算了该段时间内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原文作者还提供了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不

确定性指数，包括英国、法国和中国。 

一类不确定性指数是基于横截面的信息的差异性加总得到，包括横截面上企业层面的

财务信息、股票收益率信息、行业层面的信息和分析师预测的信息 Bloom(2009)使用了四

类横截面的信息构建不确定性指数。1.股票收益率的分散程度，定义为市场上的股票月度

收益率的标准差。2.企业的利润增长率的分散程度，定义为市场上的企业季度利润增长率

的标准差。3.分析师的 GDP 预测的分散程度。作者使用的是美国费城联邦储备银行的半年

度的分析师预测调查数据，不确定性指数定义为分析师关于未来一年的名义 GDP 的预测标

准差。4.不同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散程度，定义为年度不同行业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

增长率的标准差。 

另一类不确定性指数的构造则是基于大量宏观和金融财务信息。因为不确定性度量的

是不可预知的部分，所以相比于前几类不确定指数，该指数的特点在于其通过整合大量的

现有的变量信息，将宏观经济中的可预测部分剔除，进而其估计结果更能体现经济不确定

性。Jurado 等(2015)的文章中使用因子模型的方法估计不确定性指数，使用的数据包括

132个宏观变量的和147个金融财务变量的月度时间序列。首先使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提取

了所有序列中的共同因子，之后将这些因子作为解释变量，在自回归模型的基础上，估计

得到每一个变量的预测方差，以此作为该变量的不确定性的度量，通过这种方法得到了所

有变量序列的不确定性。通过加总 132 个宏观变量的不确定性，作者得到了整体的宏观不

确定性的度量。同时，加总 147 个金融财务变量的不确定性也得到了金融市场不确定性指

标。原文作者提供了从 1960 到 2017 的往前预测 1 个月、3 个月和 12 个月的不确定性指标

的月度数据，包括宏观不确定性和金融不确定性。 

最后一类不确定性指数则使用期权市场的信息进行构造。最为人们所知的是股票市场

的波动率指数(VIX)，即“恐慌指数”。该指数从期权中的隐含波动率提取出，反应出人们

在风险中性测度下对于未来一个月的市场波动率的预期。另一个基于期权信息和收益率信

息计算得到的不确定性指数是方差风险溢价(VRP)。方差风险溢价定义为风险中性测度和物

理测度下的波动率期望值之差。相比于 VIX，方差风险溢价更多体现的是投资者的风险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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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程度。 Bali 和 Zhou (2016)使用 VRP 作为经济不确定性的度量。其中 VIX 作为风险中

性测度下的波动率期望值，而通过高频数据计算的已实现波动率则作为物理测度下的波动

率代理变量。通过对已实现波动率建模得到期望值，基于此计算得到方差风险溢价的估计。 

 

三、 经济不确定性对公司财务决策的影响 

经济不确定性对公司财务决策的影响的文献包含了对公司的投资决策、研发决策、现

金持有、收购和并购等方面，其中，大部分文献研究经济不确定性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 

1. 经济不确定性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 

(1) 经济不确定性推迟或减少公司投资 

首先，从整个经济加总的层面来看，在不确定性比较大的时期，经济会出现暂时的放

缓 (Bloom, 2007)。 Bloom (2009)发现在不确定性冲击发生后的四个月，整个经济的投资

和雇佣比率大幅下降。Fernández-Villaverde 等 (2011)记载了阿根廷、巴西、厄瓜多尔

和委内瑞拉这四个开放的小经济体在面临真实利率波动时的产出和投资下滑。此外，政治

的不稳定性同样会抑制整个经济的投资。政治不稳定性和暴力冲突和不同国家间投资率的

差异相关 (Barro,1991;Alesina 和 Perotti,1996)。政治不确定性、贿赂和腐败与加总的

投资支出负相关 (Pindyck 和 Solimano,1993; Mauro 1995)。 

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经济不确定性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也大多表现为推迟或减少，

值得强调的是，投资不可逆假设在这一负向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Dixit 和 Pindyck (1994)

指出，当面临不确定性时，代价高昂的资本可逆性激励企业推迟投资。更高的资本可逆性

意味着较低的资产清算价值，所以，可逆性低的资产在经济不景气时为企业提供较少的保

护 (Caballero,1991;Bloom, 2009)。因此，即使在期望投资收益相同的条件下，不确定性

越高会导致投资不可逆性高的企业通过推迟投资寻求保护。Hyunseob Kim 和 Howard Kung 

(2017)从另一角度论述了这个观点，他们发现，经济不确定性的提升导致较少使用可以重

新调配的资本的企业更多地减少投资。可以重新调配的资产能够更活跃地在二级市场交易，

从而具有更高的回收率。也就是说，重新调配资产时产生的摩擦会影响资产的清算价值，

从而使得较少使用可以重新调配的资本的企业在不确定性较高的时期更谨慎地做投资决策。 

关于在经济不确定性下企业投资决策的理论研究突出了投资的不可逆性在产生实物期

权时的重要作用。Bernanke (1983), Pindyck (1988), Dixit 和 Pindyck (1994)等均指出，

如果企业的投资不可逆，公司面临的未来需求的不确定性会减少公司当下的投资。在不确

定的经济环境中，投资的不可逆性会增加企业等到不确定性被消除(至少一部分不确定性被

消除)时再做投资决策的等待价值，所以会推迟企业的投资决策。也就是说，因为不可逆的

投资排除了企业在未来(不确定性消除的时期)进行投资的可能性，这就产生了机会成本。

当前面临的不确定性越大，这样的机会成本也就越大，从而抑制企业当下的投资。Bloom 

等 (2010)从企业对不确定性的反应程度对这类观点做出了解释，这篇文章指出，不确定性

增大了企业决定投资的资本的边际产出的临界值和决定撤资的资本的边际产出的临界值之

间的区间，即增大了企业倾向于“等着瞧”，而不是做出任何结果不确定的决策的区间。

这样一来，在经济不确定性比较大的时期，企业的投资决策变得更加谨慎。 

不确定性来源于政治、经济的方方面面，不同来源的不确定性对公司投资的作用方式

不同。 其中，全国大选会导致公司投资产生周期性变化(Julio 和 Yook ，2012)。在控制

了增长机会、现金流和经济状况之后，选举年的投资支出比非选举年平均减少 4.8%。从公

司的角度来看，如果选举可能带来一个不利的结果，那么在未来投资的期权价值增加，公

司会理性地推迟投资，直到政治不确定性部分或完全消除。文章还发现，在政府支出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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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比重较大的国家，选举导致的暂时性的投资支出会更大幅度地减少。同样地，对政治

结果越敏感的行业，选举对该行业内企业投资的影响越明显。在选举结果确定之后，公司

投资会有小幅提升，然而，在选举后公司投资的增加值小于在选举前公司投资的减少值。 

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是否能顺利推行的不确定性也会影响国内企业的投资。Rodrik 

(1991)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面临一个进退两难的处境：一方面，为保证新政策的

顺利推行，企业家、工人和农民必须对产业政策做出回应。外向型的汇率和贸易政策必须

通过相应的出口才能达到政策的目的；另一方面，由于企业的投资是(部分地)不可逆的，

企业的理性行为是等到政策是否能顺利推行这一不确定性消除后再进行投资，这就使得发

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进退两难。在这样的处境下，即使是适度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也会发

展成为企业投资的可观的税负。如果经济政策本身带有是否能顺利推行的疑问，那么即使

是一项明智的经济政策，也会带来毁坏性的作用。 

政府支出作为经济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成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投资影响的

重要传导渠道。Gulen 和 Ion (2015)发现公司对政府支出的依赖程度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对公司投资的负向作用在公司间异质性表现的来源。文章指出，越是依赖政府这一销售渠

道的公司，其投资决策受到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越强。文章的实证部分发现，对政府支出

依赖性较强的行业内的企业，其投资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抑制作用显著地大于其他行

业内的企业。 

除上述方面以外，风险厌恶和市场因素也构成了经济不确定性抑制公司投资的作用机

制。风险厌恶和不完全市场等因素的存在可能会使得不确定性和投资二者具有反向关系 

(Roger Craine, 1989; Joseph Zeira, 1990)。经济不确定性会增加管理层的风险厌恶程

度 (Panousi and Papanikolaou, 2012)，从而加深对公司投资的抑制作用。对具有较强市

场力量的企业而言，不确定性对投资的削弱作用更强 (Guiso 和 Parigi, 1999)。此外，经

济政策的不确定性还会恶化企业的财务状况，增加企业外部融资的成本(Greenwald 和

Stiglitz, 1990; Gilchrist 等, 2014), Brogaard 和 Detzel, 2015)，进一步加大企业投

资的困难。 

(2) 导致经济不确定性对公司投资作用方向模糊的因素 

虽然探讨经济不确定性和公司投资二者关系的研究大都得出了经济不确定性会推迟或

减少公司投资的结论，然而，也有不少研究对这一结论提出质疑。持相反观点的研究，即

认为经济不确定性会促进公司投资，都对研究的企业做了投资可逆(no irreversibility)

的重要假设。从 Hartman (1972)开始，Abel (1983)， Caballero (1991)的理论分析均表

明，在完全竞争、投资可逆的条件下，具有规模不变生产函数的风险中性企业在面临产出

价格不确定时会增加投资。 

可以看出，是否假设投资不可逆是影响不确定性和公司投资是正向还是反向关系的重

要因素。然而，即使假定投资不可逆，仍有一些因素使得不确定性对公司投资的作用方向

模糊。Abel 和 Eberly (1994,1997)发现，即使投资不可逆，如果企业处在完全竞争的市场

中，那么不确定性会对投资产生非负的影响。Caballero (1991)一文得到了更为一般性的

结论，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投资的不可逆程度和不完全竞争程度共同决定了不确定

性和投资之间的关系。在不完全竞争的前提下，投资不可逆程度越高，不确定性和投资之

间越有可能呈现反向关系；另一方面，假定投资可逆，不完全竞争程度越高，不确定性和

投资之间的关系越倾向于反向关系。Abel 等 (1996)认为即使投资是(部分地)不可逆的，

如果资本的扩张是有一定代价的(即如果资产未来的价格有可能超过现在的价格)，那么不

确定性对投资的作用方向是模糊的。在这种情况加下，不确定性的增加不仅增加了由投资

的不可逆性导致的推迟投资的期权价值，也增加了由资本扩张的代价带来的尽快投资的期

权价值，不确定性对投资的最终影响取决于这两种期权价值的相对大小。Bar-Ilan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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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nge (1996)指出，即使投资不可逆，如果投资有滞后期，那么不确定性对投资的作用

方向也是模糊的。在需求面临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完成投资需要的时间和滞后期迫使企业

加速投资，以免在需求旺盛期出现资本存量太低的情况。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随着不确

定性的增加而增大，激励企业加速投资，这与投资的不可逆性使企业推迟投资起到相反的

作用。 

2. 经济不确定性对其他公司财务决策的影响 

研究经济不确定性对公司财务决策影响的文献不仅限于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还包

含对公司的研发、现金持有、收购和并购、股利发放等各方面财务决策的影响。

Bloom(2007)提出了研发决策与投资决策对不确定性的反应的不同。文章指出，由于二者具

有不同的调整成本，投资资本产生存量调整成本，而研发涉及新知识的流动，产生流量调

整成本。不同类型的调整成本使二者在不确定性下产生不同的变动。在不确定性比较高的

时期，与投资率相比，研发率的持续性更强，较少地受到商业环境的影响。 

就现金持有决策而言，Julio 和 Yook (2012)发现在全国性大选前一年，在控制了企业

特征和经济状况后，企业的现金资产比增加 4.3%。企业现金持有的增加量和选举年企业投

资的减少量相近，意味着在选举带来的不确定性消除之前，企业将原本用于投资的资金暂

时作为现金持有。Nguyen 和 Phan (2017)发现了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与企业进行收购的可

能性之间的反向关系。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比较大的时期，即使企业参与收购，完成收购

案也会花费更长的时间。同时，在高不确定性时期，由于收购者的审慎和收购目标的财富

转移，平均而言，收购者会通过收购案获得更大的股东利益。Huang 等 (2015)的研究表明，

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加会减少企业的股利发放。 

 

四、 经济不确定性对金融资产收益率与波动率的影响 

关于经济不确定性与金融市场价格的关系，主要是从资产的收益率与波动率两个维度

进行研究。 

在经济不确定性对于收益率的影响方面，Bali 等(2017)指出宏观不确定性是股票收益

率的一个重要的定价因子，其使用 Jurado 等(2015)的宏观不确定性指数来解释横截面的

股票收益率。首先估计得到每支股票对于宏观不确定性的 Beta 值，并根据 Beta 值的大小

将进行股票分组，发现与最高的 Beta 值组相比，具有最低的 Beta 值的一组能产生额外的

年化6%的超额收益，而这种不确定性溢价主要是由具有负Beta值的股票驱动。经济不确定

性的定价能力在期权市场中也同样存在。Aramonte(2014)探究了宏观不确定性在横截面的

期权收益率中的作用，其使用宏观经济信息颁布前后的期权隐含波动率的变化来度量宏观

不确定性，发现宏观不确定性在横截面的期权收益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定价因子，且该不

确定性能产生带来负的风险溢价。Kelly 等(2016)则考察了政治不确定性在期权市场中的

定价作用。作者建立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并以此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政治不确定性的

确是期权市场一个重要的定价因子。如果某个期权的起始日至到期日之间有发生政治事件，

则该期权的价格则会显著提高。这是因为该类期权可以对冲由于政治事件的不确定性带来

的价格、波动率及尾部风险的变动。 

Anderson 等(2009)将不确定性和风险区别对待，考察这两个变量在股票的预期收益率

的预测中的作用。作者使用波动率来度量风险，而不确定性则使用分析师预测的不一致性

程度来度量。作者发现，相比于风险，不确定性对预期收益率的影响更大，能带来更大的

溢价。同时在解释股票的横截面的收益率方面，不确定性的价格也是显著为正的。Pástor

和 Veronesi(2012)的文章也考察了不确定性对于股价的影响。通过建立一个包含政策不确



6 
 

定性的一般均衡模型，作者指出，股票价格在新政策发布的时候会下降，而且当政策不确

定性越大的时候，股价下降幅度越大。Drechsler(2013)从理论和实证上系统地讨论了不确

定在资产定价中的作用。该文从一般均衡的模型出发，将不确定性、方差风险溢价和资产

收益率联系起来。该文发现，方差风险溢价对于收益率有很好的预测效果，而经济不确定

性的变化正是方差风险溢价的波动的来源，说明了不确定性在收益率的预测中的重要作用，

也表明了方差风险溢价是经济不确定性的一个较好的度量。同时文章指出，不确定性能够

很好地帮助解释期权价格中隐含的巨大溢价。而由于方差风险溢价并不能直接观察得到，

Conrad 和 Loch(2015)使用 MIDAS-GARCH(基于混频抽样的条件异方差模型)的方法将宏观变

量结合进长期波动率，基于此计算每月的预期波动率，之后利用 VIX 的数据得到方差风险

溢价的估计。作者发现方差风险溢价对股票市场收益率有显著的预测效果。于此作者认为

其长期波动率反应了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成分。 

Tan和 Ma(2017)基于 Jurado等(2015)提出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测度，研究了不确定性对

能源、贵金属、农产品和工业金属这四大类共 19 种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他们发现，不确

定性对大宗商品价格有负向作用，并且这种作用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较高的时期更为显著。

另外，不同种类的大宗商品受到不确定性的影响程度不同，不同期限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

对大宗商品的影响程度不同。具体而言，作为避险资产的贵金属受到不确定性的影响较小，

能源类商品对短期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更敏感，工业金属对长期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更敏

感。 

关于经济不确定性对于资产价格波动率的影响也有很多研究。 Pástor 和

Veronesi(2013)建立了一般均衡模型，使得政策不确定性会对股票价格产生冲击。作者使

用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 作为政策不确定性的代理变量，指出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使得

股市波动更大，不同股票的相关性更强，而且该效果在经济环境恶劣的时候更加明显。Liu

和 Zhang(2015)也同样使用政策不确定性(EPU)研究其对于股票市场波动率的预测效果。通

过使用日度的已实现波动率作为波动率的代理变量，以 HAR 模型(异质性自回归模型，在回

归方程中使用日度、周度和月度三种不同的波动成分)为基准模型，在此基础上加入日度的

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作为解释变量，发现该不确定性指数的加入能够显著提高模型的预测效

果。在 Bloom(2009)的文章中，使用横截面的股票收益的分散程度来度量经济不确定性。

Byun(2016)使用横截面的股票收益率的分布的差异构造了一个指数，使用 GARCH-X 的方式

将该指数结合进波动率的建模中，作者发现该指数对股票波动率有显著的预测效果。 

 

五、 经济不确定性对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和联动性的影响 

经济不确定性在不同地区和市场间的传导本身就作为不确定性影响不同地区金融市场

联动性的重要渠道。因此，要研究经济不确定性如何影响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和联动性，

首先就要关注经济不确定性在不同地区之间是如何传导的。Klößner 和 Sekkel(2014)使用

Diebold 和 Yilmaz (2009, 2011)提出的溢出效应测度和 Baker 等 (2013)提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

性指标，研究了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这六个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的溢出效应。他们发现，一国 35%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由其他国家的不确定性冲击导致

的，这一比重在金融危机期间上升到了 50%。金融危机之后，英美成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冲击的净出口国，其他国家则成为不确定性冲击的净进口国。 

主要国家的经济不确定性变动往往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市场。美国的金融

危机带来的不确定性迅速蔓延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对新兴经济体及其金融市场产

生了重要影响(Bianconi 等, 2013)。Dakhlaoui 和 Aloui(2016)研究了美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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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金砖国家股票市场的影响。他们发现，美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和金砖国家的股票指数

之间存在负向的收益率溢出，而波动率溢出则在正值和负值之间振荡。 

经济不确定性对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和联动性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不确定性在不同地区

的传导作为地区间金融市场联动性的纽带，也体现在不确定性冲击对不同金融资产的相关

性造成的影响。Connoll 等 (2005)发现了经济不确定性对股票和债券市场相关性的负向作用，

即不确定性越强，股票和债券市场相关性越弱。在此基础上，Li 等 (2015)将美国经济政策

不确定性分为正向冲击和负向冲击，并分别研究了这两种冲击对股票和债券市场相关性的

影响。他们发现，正向和负向冲击都会削弱股票和债券市场的相关性。然而，二者对股票

和债券市场的相关性的削弱作用是不对称的。 

 

六、 中国市场经济不确定性对金融市场的研究 

经济不确定性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国内对经济不确定性的研究主要探讨其

对城镇居民的储蓄率、货币政策、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公司的财务决策和公司治理、金

融资产价格造成的影响。囿于数据的可得性，国内的研究大多讨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Baker 等, 2016)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在我国教育、医疗、住房、劳动等领域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城镇居民面临越来越

大的不确定性，在这一背景下，国内学者基于预防性储蓄理论，研究了经济不确定性与我

国城镇居民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宋峥(1999)使用收入的标准差衡量收入的不确定性，发现

收入的不确定性对居民储蓄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沈坤荣和谢勇(2012)得到了相似的结论，

他们发现不确定性与城镇居民储蓄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另外，参加养老保险和

医疗保险可以显著降低城镇居民的储蓄率。邓翔和李锴(2009)关注不确定性的来源，他们

发现城镇居民对预防性储蓄中不确定性的偏好逐渐发生了改变，医疗和住房的不确定性的

影响较大，教育的不确定性的影响较小。 

货币政策作为调节宏观环境的重要工具，也可能受到经济不确定性带来的冲击。田磊

等(2016)的研究表明，2001 至 2013 年间，中国央行并未利用公开市场操作针对性地回应不

确定性冲击。货币政策因其本身具有调节经济中货币供应量的作用，成为不确定性影响银

行信贷行为的渠道。饶品贵等(2017)发现，当与货币政策相关的不确定性增大时，银行会

更加谨慎，表现在银行减少贷款额度并提高贷款利率。 

经济不确定性通过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进一步影响企业的融资成本。邱兆祥和刘

远亮(2010)发现，当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时，银行资产配置中的贷款份额下降。与

此同时，贷款/资产比率截面分布的方差减小，说明与宏观经济稳定时期相比，在宏观经济

不确定性比较大的时期，银行的信贷行为更具有同质性，即出现“羊群效应”。金俐(2006)

发现在面临更大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时，银行可能进行资产的重新配置以维持收益和风险

之间的平衡，具体体现在减少贷款和增加安全资产的持有。郭华等(2016)研究了政策不确

定性、银行授信与企业研发投入三者的关系，发现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银行授信这一渠道

对企业的研发投入造成消极影响。 

与国外的研究类似，国内关于经济不确定性对公司财务决策的影响同样以公司的投资

决策为主。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加会抑制国内上市公司的投资，并且这种抑制作用在 2008 年

金融危机之后表现得更加明显(李凤羽和杨墨竹，2015)。饶品贵等(2017)发现，企业的投资

效率会随着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加而提高，对于受到政策影响比较大的企业而言，这一效应

更加明显。关于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上市公司投资的影响渠道，王义中和宋敏(2014)指出,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通过外部需求、流动性资金需求和长期资金需求这三个渠道起作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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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而言，高宏观不确定性会削弱这三个渠道对公司投资的正向刺激作用，从而对公司投资

产生负向影响。在这三个影响渠道中，通过外部需求和流动性需求这两个渠道的影响最为

显著。谭小芬和张文婧(2017)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实物期权和金融摩擦这两个渠道

影响企业投资决策，实物期权渠道占主导地位，外部融资约束越大的企业受到金融摩擦的

影响越大。除公司的投资决策外，王红建等(2014)研究了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对公司现金

持有水平的作用机制。他们发现，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的时期，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

越高。不仅如此，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现金持有水平的作用会受到当地的市场化进程

的影响，公司所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越低，那么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更容易受到经济政策

不确定性的影响。李凤羽和史永东(2016)发现在经济不确定性较大的时期，融资约束较严

重、股权集中度较低和学习能力较差的企业的现金增持行为更加明显。从企业的研发决策

来看，郝威亚等(2016)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推迟企业的研发决策，从而抑制企

业创新。 

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加意味着企业面临更大的外部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会通过改

善公司治理结构的方式降低内部风险来对冲外部风险。潘越等(2015)发现在政府官员发生

变动时，国有企业通过变更高管的方式重新建立与政府的关系。饶品贵和徐子慧(2017)指

出，在面临较大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企业会通过降低高管变更的概率减少内部风险，

对风险承担能力越弱的企业而言，这一现象愈发明显。 

经济不确定性对主要金融资产价格有着重要影响。陈国进等(2017)指出，政策不确定

性是股票市场的定价因子，他们发现政策不确定性影响随机贴现因子和股票价格。国际大

宗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引发学者们深入探究其影响因素，经济不确定性成为学者们关注的

重要因素之一。国内大宗商品的价格同样受到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石自忠等(2016)研究

发现，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对国内畜产品价格的影响持续存在，是畜产品价格周期性波动

的重要原因，其中，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对猪肉价格影响最大，牛羊肉价格次之，最后是

鸡肉价格。 

七、 结论 

相对于金融风险而言，经济不确定性是一个加总的变量，其包含的不只是金融市场，

还有金融活动的外部经济环境。不确定性从多种渠道影响经济活动与金融市场。现在已有

大量研究分别从理论或实证上证实了经济不确定性会影响经济活动，包括个体和企业的最

优决策，同时也会影响资产价格。 

本文主要介绍了经济不确定性对于金融市场的影响，包括不确定性指数的构造，以及

不确定性对企业的财务决策的影响、对金融资产收益率与波动率的影响、金融市场的溢出

效应和联动性的影响，同时还阐述了中国的现有的关于不确定性的研究。 

关于不确定性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还有很多可以探究的方向，通过区分不同的不确定

性的影响(如“好”的不确定性和“坏”的不确定性)，可以探究不同类型的不确定性冲击

对于个体决策或者金融市场的影响。另一个方向是探究经济不确定性和尾部风险的关系。

尾部风险的提升一般会伴随着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加，如何理解二者的关系也是一个未来可

以探究的方向。也可以考察经济不确定性对衍生品市场的影响，特别是期权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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